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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〇二六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國際數學聯盟公布了

最新一屆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得主名單，兩位中國籍青

年數學家王虹與鄧煜同榜獲獎，這是中國籍數學家首次摘得

此項殊榮。若從一九八二年丘成桐先生獲獎算起，華人數學

界相隔四十四年後，再次迎來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破。菲爾茲

獎被譽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因諾貝爾獎未設立數學獎

項，該獎遂成為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與諾貝爾獎不同的是，

菲爾茲獎每四年頒發一次，候選人的四十歲生日不得早於頒

獎年份的一月一日。這項年齡規定顯示，該獎不僅表彰已取

得的傑出成就，也重視獲獎者未來的發展潛力。 

這兩位刷新歷史的青年學者，其成長與學術軌跡皆展現了極高的傳奇色彩。一九九一

年出生於廣西桂林的王虹，是菲爾茲獎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也是首位獲獎的中國籍女性

。有趣的是，她最初考入北京大學時，就讀的是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屬於典型的「半途

出家」；但憑藉對數學的熱愛，她一年後毅然轉入數學系，遠赴法國及美國深造，最終在

調和分析與幾何測度論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並與數

學家約書亞‧扎爾（Joshua Zahl）合作證明了困擾數學界逾

百年的三維掛谷猜想。 

一九八九年出生、在深圳成長的鄧煜，自幼在數學競

賽中展露頭角，二〇〇六年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並獲得金牌。翌年他進入北京大學，其後轉往麻省理工

學院完成數學本科教育。他在偏微分方程與統計物理領域

取得重大突破，為如何從微觀粒子運動嚴格推導出宏觀氣

體方程，建立了關鍵的數學橋樑。這華人雙星的耀眼表現

，再次引發了學術界對華人數學思維與發展路徑的深層思

考。長期以來，部分比較中西文化傳統的論述認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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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偏重使用價值與經驗歸納，缺乏歐幾里得式的公理化體系，因而華人「不擅長抽

象思維」。然而，若我們回溯丘成桐先生對「數理與人文」融會貫通的深刻論述，便會發

現這種將抽象與實用二元對立的觀點，未免流於片面。 

不可否認，《九章算術》等中國傳統數學著作確實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與實用色彩，

內容廣泛涉及土地測量、比例分配、工程計算、方程求解與勾股問題。但若將其歸咎為文

化基因中的「抽象能力缺陷」，則是忽視了歷史脈絡。中國思想史中並不缺少高度抽象的

概念建構，例如宋明理學對「理」「氣」「心」「性」的系統討論。當然，哲學抽象並不

等同於數學形式化，但它至少說明，將中國文化簡化為「只重實用、不善抽象」，並不符

合思想史的複雜面貌。事實上，當代華人數學家在微分幾何、代數幾何與數論等高度抽象

領域的重大突破，早已用實力打破了這種迷思。相較於所謂「抽象思維的匱乏」，更值得

反思的，或許是近現代社會對即時產出、量化指標與實用效益的過度追求。純粹數學需要

超越實用價值的高度抽象，而這種超越，往往需要一種比單純邏輯更為深沉的精神力量。 

這正是丘成桐先生一貫倡導的理念：頂尖的科學與數學研究，必須與人文學科融會貫

通。人文素養當然不會直接產生數學定理，也不能代替專業訓練。然而，它可以拓展研究

者理解問題的尺度，使人更能容忍不確定性、欣賞抽象結構，並在長期探索中保持內在動

力。人文與數學的關係，並非一方為另一方提供直接工具，而是共同塑造研究者的想像力

、判斷力與精神耐力。丘先生曾指出，學者在引導某一門學問走向全新方向時，其最根本

的原創力其實源於「豐富的感情」與「浩然之氣」。從屈原的《離騷》、司馬遷的《史記

》，到蘇軾的詩詞，古人的傳世名篇皆是「意有所鬱結」、情不能自禁的產物；而科學與

數學的極致表現，亦需講究相似的「文氣」。當數學家面對曠世難題時，支持其進行長達

數年乃至數十年孤獨探索的，往往不是眼前的功利算計，而是一種源自人文底蘊的浪漫主

義情懷與精神韌性。 

進一步而言，人文學科賦予數學家的，是一種感受「結構美」與對稱關係的敏銳直覺

。古代希臘哲學用五個正則多面體對應基本元素，中國古代哲學則提出陰陽對偶；這種對

偶與對稱的思想，在近代物理學與現代幾何學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丘先生指出：蘇軾憑藉

童年時聽過的殘句，以及對詞牌格律、情感和意境的掌握，補寫成一首流傳後世的《洞仙

歌》；這與愛因斯坦面對牛頓引力理論與狹義相對論之間的不協調，從等效原理出發，運

用深刻的物理直覺與幾何思想建立廣義相對論，在創作心理上頗有可比之處。數學最高境

界的突破，往往不僅依靠逐步推演，也需要美學直覺、結構洞察與大膽想像；而這些直覺

最終仍須接受嚴密邏輯與數學證明的檢驗。 

當前，我們正處於人工智慧與計算能力爆發的時代。傳統的符號推演、常規計算與部

分模式識別工作，正在愈來愈多地由人工智慧及計算工具協助，甚至實現局部自動化。在



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人類數學家最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恰恰在於那種跨領域的抽象構想

、人文感知與哲學思辨。兩人榮獲菲爾茲獎，至少說明在適當的學術環境與長期支持下，

以純粹好奇心為驅動的基礎研究，同樣能夠孕育世界級成果。 

展望未來，要讓華人在數學界持續湧現大師級成果，我們必須超越「重實用、輕抽象

」的傳統枷鎖，重新認識人文學科對科學創作的滋養作用。正如丘成桐先生以自身實踐所

展示的那樣，將詩詞文學的美學直覺、哲學思考的宏觀視野，與嚴密的數學邏輯相互交融

，才能讓學者在看似枯燥的符號世界中涵養「浩然之氣」，在高深的抽象領域中觸及真理

的大美。唯有融通數理與人文，才能為培養真正的頂尖數學家提供最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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